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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在走进剧场前，很难想象浩繁拉杂的长篇小说

《繁花》怎样被呈现在舞台上。因为这部戴着茅盾文学

奖桂冠的作品，故事性并不强，人物不少，线索很多，

时间跨度又长。那种东家西家、男男女女的传奇与日

常，全仗了文字的曼妙，只合耐心下的慢慢品读。舞台

剧的改编将是怎样一场删繁就简的决断？市井生活画

卷如何以戏剧形式形成焦点？那种独特的上海风情和

城市记忆如何舒卷？三个小时后，有了答案。在跨时代

的交叉性叙事结构下，通过几组人物生活片段的组

接，话剧《繁花》成功再现了活泼泼的市井声色和偶得

与错失中的浮世悲欢。

虽然相对于小说，舞台剧的叙事有所集中，但整

体语态依然是散漫的。想来编剧和导演的目的不在讲

故事，而是想展现一种生活状态，一种人生常态。这种

状态和常态整体看是热闹的：时代景片频繁交替，人

物如走马灯般轮换，台词密集饱满。然而，表面的热闹

下，却是彻骨的忧伤与悲凉。那些为机缘、为情感、为

欲望、为利益所驱动的人，走的走、分的分、散的散，不

完整的青春，不完满的爱情，没有惟一也没有永远。然

而，这就是作品要呈现的人生常态。虽然与原作相比，

舞台剧已经对人物命运做了温暖的处理，省略了小毛

病故、李李出家等凄冷结局，但纵观全剧，上世纪60

年代无可奈何的放手也好，90年代逢场作戏的偶然

也罢，都是繁花落尽的落寞。最终，没有什么被带走，

也没有什么被留下。创作者以一种散漫的、碎片化的

方式渲染热闹、诉说落寞，舞台上每一个独立的生活

片段便连缀出了深远的意味。

正是以对小说精神气质的准确把握为前提，话剧

《繁花》的改编有了成功的基础。全剧贯穿式人物为阿

宝、沪生、小毛。上世纪60年代的戏以小毛、沪生为中

心，90年代的戏转向阿宝。原作中的陶陶、小琴、梅

瑞、玲子、雪芝、大妹妹、兰兰、小毛师傅等人一概被舍

去。这种取舍有内在逻辑。从一个角度看，小毛代表的

工人阶级、沪生的革命军人家庭背景，正居于60年代

时代舞台中心，阿宝的商人身份则是90年代商品经

济的聚光点；从另一个角度看，小毛的生活是上海普

通市民生活的日常写照，阿宝和沪生则是这座城市里

恢复中或新崛起的中产阶层的代表。以这三个极具符

号性的人物为不同时代的重心，上海这座城市的时代

变迁、精神历史、生活方式，便被徐徐铺展开来。犹如

一片遇水的压缩饼干，在自娱自乐、自在自为的世俗

空间里，那些被时代压平的世俗需求与乐趣膨胀起

来。舞台上，从烧小菜、吃蛋糕、偷听唱片、穿时髦衣服

到喝咖啡、跳舞、摆酒席，这些被重点表现的有意义或

无意义的细节世界，就是生生不息的世俗中的日常。

即便在看似萧索肃杀的时刻，世俗乐趣也会从公共生

活的缝隙里以自己的形式生长蔓延。它们曾经在张爱

玲笔下、王安忆笔下活色生香，在《繁花》的舞台重生

出一种闲散中的自在。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戏从小毛一边生煤球炉子一边唱“酱油蘸鸡嚒萝卜笃

蹄膀呀”开场，为什么只是猜拳喝酒、嬉笑调情的常熟

酒局占用那么长的宝贵的剧场时间。这种丰盈到了烂

熟的世俗生活，正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灵魂。然而，以人

生的尺度衡量，这些上海的主人终将成为过客，他们

所经历的丰盈终归敌不过人生的荒凉。

如果没有读过小说，观众或许会觉得人物关系不

够密切，尤其两个时代的交叉叙事又会打破故事的连

续性。事实上，舞台上的人物关系与叙事走向就是非

常明确的。汪小姐这个90年代出场的并非主角的串

联式人物，除了要承担李李与阿宝相识的媒介功能，

还要在“合同夫妻”中建立与小毛的关联；李李几次看

似轻描淡写地拒绝玫瑰，最终在对自己受辱伤痛的追

忆中完成解谜；苏安敢于打骂汪小姐，源于她与徐总

的特殊关系。如果有原作为基础，舞台上碎片化的故

事便有一个隐形靶心，观众自会有了然和期待；即便

没有前期的小说阅读，当故事线索对接、所有伏笔转

化成谜底，观众也能恍然大悟。因此，整体看，舞台叙

事散而不松，张弛有度。反正万涓入海是早晚的事儿，

且慢慢聊着，着什么急？

在结构自信下，导演的舞

台调度非常流畅。那些碎

片化的情节片段转换衔

接自然，60年代的一场

雨以平行蒙太奇结构跳

到90年代，李李问到与

阿宝青梅竹马的“小姑

娘”，时空就倒转回60年

代。即便没有如此明确的

过渡，人物关系交代清晰

后，双线并行结构本身也

为时空转换提供了自足

逻辑。尤其叙事中大量省

略与留白，更显示出结构

设计的精巧。譬如二楼爷

叔“告密”与小毛姆妈逼

小毛相亲，两件事的表现都极为简省，尤其“告密”，甚

至没有借助台词，只有二楼爷叔向小毛姆妈告辞的一

个动作，就暗示了一次阴险的报复。再如小毛与银凤

分手后，银凤在舞台一角轻唱起小毛出场时唱过的菜

谱，这种复沓与呼应在形成一个小小的圆形叙事的同

时，留下了忧伤的余响。这些都可以看出创作者在剧

情结构上的用心。

在对剧情结构的支撑上，舞台设计也起到不可忽

视的作用。舞台区分出前后、高低景区，中心区一个大

转台，除个别处使用移动景片，布景皆为景深处几近

满台的多媒体影像。整体看，舞台分区较多，不同分区

在时空转换时相当于直观的舞台说明。实际运用中，

以前台和中心区为主。值得圈点的是转台和多媒体布

景的使用。转台是当今戏剧演出中常见的机械装置，

但对很多作品来说，它不是必需的，甚至是累赘的。

《繁花》中，巨大的转台更多充当了舞台中心表演区，

其旋转功能只被使用了三次。第一次是常熟酒局。一

张大圆桌，与转台构成同心圆，在推杯换盏的过程中，

舞台缓慢旋转起来。于是，每个人物的姿态、神情依次

在正面的、中心的位置面对观众，再流水一般顺势而

去。这样反复几圈，给观众提供了充分旁观的机会，拉

开了欣赏的距离，在豪门盛宴的极乐中，感到物极必

反的危机和虚掷空耗的无聊。转台第二次使用是在李

李讲述完自己受辱经历后，旋转的转台上是孤零零的

一张床垫，床垫上是来回翻滚的李李，转台的快速旋

转与李李的痛苦翻滚形成同构，天旋地转、天崩地裂、

撕心裂肺，这些现成的词汇凭人拿去做注解。戏结尾

处，伴着黄安《新鸳鸯蝴蝶梦》的歌声，转台第三次缓

慢转起来，所有演员站成一圈，带戏进行仪式性谢幕。

停止旋转后，他们才从戏中走出，完成礼节性谢幕。这

一场旋转中的谢幕仪式，在“花花世界，鸳鸯蝴蝶”的

诉说中，是落花流水春去的感叹。转台的这三处使用，

都切合剧情，渲染了舞台情绪。

多媒体影像作为并不新鲜的手段，在《繁花》中也

发掘了一定新意。除了作为环境说明、展示老街区、老

建筑的细节外，《繁花》中的多媒体影像还是对作品本

身的富于诗意的阐释。那些上海城市地标式建筑，如

同按了快进键般拔地而起，以这种方式表现时间急速

推进、社会高速发展，既简洁有效又有倘恍迷离的跳

跃感。戏近尾声，影像中街上行进的人流、车流突然一

遍遍倒退，这个令人费解的画面同样可以产生诗意的

浮想。是城市生活记忆的循环闪回？还是回不去的过

去、不能重来的人生的暗示？是无奈？是伤感？是茫然？

是洞察？见仁见智吧。

上海话是话剧《繁花》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障

碍。对于听不懂上海话的观众，一边看字幕一边看表

演，无疑增加了观剧负担。不过，如果不用上海话表

演，观众就无法与那座城市建立感性关联。因此，当独

属于《繁花》的语言样式被以独属于上海的语气语调

表达出来后，观众牺牲一点观赏的直接性与流畅性也

是值得的。

因为召唤出了小说《繁花》的声音，话剧《繁花》是

成功的。虽然改编本身是一次独立创作，但如果不能

成功召唤出原作的声音，改编也就失去了价值。因为

如果那样，不如另外去写一个新作品，何必借原作声

望狐假虎威。因此，能否成功召唤出原作声音是我们

衡量改编成功与否的依据之一。从编剧与导演的角度

看，《繁花》的改编值得肯定。它提供了一座丰盈的城

市民间生活记忆，也以冷静的态度洞察了人生本质上

的荒凉。如果表演上再有恰当的控制，感伤处适当停

顿，喧闹处有所节制，在涌动疾走的繁华中留一点空

场或静场，将可能在上海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想象中，

留给我们更多的丰盈世俗与荒凉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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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海谷海慧慧

上海的影视戏剧里，自有一种现代市民生活派

头。从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发达的城市空间和市民生

活里，就已滋生出那么一种“迪昔辰光格上海呀”的豪

情来。这些生活的优越感厚厚地刷在这个城市的空间

内，刷出时间的经线，也刷出一种时空里的节奏。任何

一部文艺作品，如果熟稔这么一种上海时空里的节奏，

应该就是成功了一半。

观喻荣军编剧、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的原创话

剧《家客》，不晓得为何却只让人想起这么一种人的姿

态，或说时间空间感来。也许是因为对这种时空感的

感受，总有赖于有形的物质的感知，我们的主人公夫妇

住着一栋或者半爿有花园的老洋房，应该是西区法租

界区的房子。他俩退休了，过着和任何城镇里老人无

差的退休生活。但似乎又有些不同，这种不同在该剧

的第二幕里得以显露出来。第二幕来自对第一幕的颠

覆，第一幕的老夫妇和他们口中的局外人，变成了第二

幕里的另一对夫妻组合和局外人。第二幕的局外人名

叫马时途，女主人曾经的丈夫，但失踪在外多年，已成

死亡人口。当他回到这个他的老宅时，看到的是女主

人和后任丈夫的生活景象，一个退休女教授和一位离

任的文化局长的家庭。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他显然觉

得，后面的生活是女人更配得上拥有的生活。那种姿

态的不同，通过羁别上海40余年的北方来客（自唐山

而来的马时途）的指认，显得更加清晰了。然而，你又

说不清那些不同具体是什么，如果只是身为旧式家庭

小姐出身的女主人的一丝自矜，和因此在工人出身的

前夫面前倨有一点优越；如果又只是曾为歌唱家的男

主人的自重，和因此在非文化人的故人面前区隔出的

一点特质，那么这将是一对多么令人厌烦的老者。所

幸戏没有这样编，演员也并未给我们任何想象“出轨”的机会。三位资深的

戏剧演员，将戏稳稳地落在了一种寓于举止和言谈的姿态里，而那姿态里则

有最深的伦理态度。这种伦理态度，是对一首要教唱的歌的（究竟是教《小

苹果》还是《今夜无人入眠》），是对接纳一位不速访客的（妻子的前夫，房子

的前主人），也是对社会（秉持的知识分子身份是一种装饰，还是须得激活

它）和对自己情感表达的（面对怀恋的前妻的分寸，对前妻现任的爱惜）。三

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共处的有限时日里，把一种私人的、有限的情感竟推向

至公共的大情感里，这种通过点滴言词而凸显的新的伦理姿态，才正是这个

名之上海的城市里令人敬畏的得风气之先处。

某一种姿态在他们的生活里延续着，打开了伦理的新维度。比如，我们

该如何度过老年生活？当老夫妻接纳了故人，三人一起生活时，单调刻板的

人生就开始了变奏，他们开始接纳更多了，接纳了广场上的老人群体，接纳

了退休这件事，甚至也坦然接受了彼此对彼此的情感。当然这并非是编导

者对这出戏着力的重点，而我却兀自在三位老人对自己退休生活的展开和

行动中流连不已。那大概是这样一种极具新格局的伦理维度最纯粹的展开

和显现处。首先是他们对待自己的态度，其次是他们对待别人的态度，当那

种纯然天性的东西冲破时光的阻隔，将年老之人推到了命运决断的时刻，三

位老人都绽露出十分本真的一面，脱离了习腔俗语的桎梏，生命在其快走到

尽头时，反而变得那样清晰可辨了，这是只有作为戏剧（创作）才可做到的。

《家客》的编剧给了观众难得的阐释空间，令我有机会在国内的戏剧舞

台窥见这样少有的伦理姿态。而这样一种新质并非独上海这座城市所有，

但当我们说姿态与风度时，在中国的文化密码里，自然地域的风貌通常转义

为社会的风俗风气，继而落于个人的风范气度。通常我们言说的海派之风，

一种俊爽豪迈不逊色于任何世界大都会的勃勃英气，和着它的物理空间之

物质厚度，使得我们更为信服这样一种人物的诞生，他们确乎是这个城市

的，住在昔日辉煌的残影余波里，因和别处据有着不同的物理空间，而葆有

了一种迥异的生活方式，这是最为重要的，因为那里面有怎样去生活的思维

本身。

该剧的败笔当是再三响起的轻浮的流行小调，一个扁平的年轻人，以更

扁平的方式在每幕戏开头弹唱一段暮气十足的新曲——所谓“新手法”的戏

剧处理。小调的唱词里在强调改变戏剧人物命运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其

实不用那么刻意强调外在的灾难了，三位演员以其沉静的表演，已展现出了

生活本身的节奏来了，他们表现出了人们永远想在其中寻求安全的所有的

努力，这已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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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温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市越剧演艺中心主办的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传播交流推广

资助项目“越剧《荆钗记》巡演”新闻发布会日前在京举行。《荆钗记》

是温州市南戏新编剧目，也是温州市南戏新编系列工程的一个成功

典范。今年11月11日，该剧巡演首演将在温州大剧院开启。

南戏新编剧目《荆钗记》改编自宋元四大南戏之一的同名古典

文学名著，是我国四大南戏之首，在中国戏剧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

重要的地位，几百年来长演不衰。此次越剧改编演出立意强调一个

“信”字，热情歌颂了重信守诺、忠贞不二的中华传统美德和人生态

度。该剧由编剧张思聪整理改编、杨小青执导，自1997年首演以

来，常演不衰。如今，第三代主演已接棒。2017年10月4日，由温越

三代《荆钗记》主演共同演绎的“薪火相传《荆钗记》”在温州大剧院上

演，美轮美奂的舞台、原汁原味的唱腔、酣畅淋漓的表演，观众直呼

“这就是最令人向往的爱情”。

据悉，该剧本轮巡演将于11月至12月在我国西部与南部举行，

预计演出9场。随后，在长江经济带及华中、华西南都市圈开展再一

轮的巡演，并于明年3月在南京落下巡演的大幕。届时保利院线所属

温州、重庆、潜江、武汉、长沙、珠海、东莞、惠州、厦门、宁波、上海、昆

山、苏州、南京等14个城市的大剧院都将迎来该剧的演出。

（余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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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人才培养项

目“中国音乐剧编剧与导演人才培养

班”7月 7日在北京大学举行开班仪

式。该项目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民族音

乐与音乐剧研究中心组织实施，通过向

具有一定编剧和导演能力的学员提供有

关音乐剧的最新教学成果，集中教授中

西方音乐剧编剧与导演创作的核心内

容，旨在为中国的音乐剧编剧与导演领

域培养具有优秀专业素质、具有一定的

文化见识、文化自觉、艺术想象力和创

造力以及实战能力的研究型、应用型音

乐剧高端人才。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剧研究中心

是当下国内音乐剧创作和研究的一个重

镇，这些年陆续推出了《大红灯笼》《曹雪

芹》《元培校长》《大钊先生》等一系列具有

民族探索意味的音乐剧，形成了音乐剧创

作的北大风格、北大气象，在业内产生了

广泛影响。如今，国内音乐剧正处于市场

和产业的上升期，虽然作品数量不少，但

是编剧依旧是软肋。此次人才培养聚焦编

剧和导演，可以说，抓住了音乐剧未来发

展的“牛鼻子”。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剧研究中心

主任周映辰表示，参加此次人才培养班

的50名学员是从153位报名者中，经

过专家认真审核选拔出来的，可以说，

都是近年来为中国音乐剧发展作出显著

贡献的业界精英。她希望，学员们在接

下来的60天时间里，通过导演工作坊、

专题讲座、深度研讨等不同形式，认真掌

握音乐剧创作的艺术规律，不断拓展艺

术视野，努力创作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

韵味并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原创音乐剧

作品。 （徐 健）

“音乐剧编剧与导演人才培养班”开班

国家京剧院京剧艺术名家杜近芳收

徒暨青岛市京剧院青年演员赵澜拜师仪

式7月10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举行。

今年已经86岁的杜近芳自幼师从王

瑶卿，后拜梅兰芳大师为师，深得王、梅

艺术精髓，并在继承的基础上精研各流

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离开舞

台后，杜近芳先生课业收徒，为京剧艺术

的传承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此次拜

入杜近芳门下的青岛京剧院优秀青年演

员赵澜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师承袁文

君、王裕民、季砚农、陆仪萍。拜师仪式

上，根据杜近芳先生提出的新事新办的

意愿，摒弃磕头拜师的俗套，以鞠躬行礼

的仪式感强调现代师徒关系的内心共

鸣，引领戏曲界的新风尚。杜近芳表示，

自己选徒标准严格，十分欣赏赵澜能吃

苦、肯钻研的精神，并寄语赵澜“学艺一

定要超过师傅，只有后浪推前浪，京剧这

门国粹艺术才能得到传承和发展。”

此次，赵澜拜入杜近芳先生门下，也

是国家京剧院与青岛京剧院结对帮扶合

作成果的一种体现。据青岛演艺集团京剧

院院长张克岱介绍，近年来，国家京剧院

与青岛市京剧院建立起了结对帮扶合作

关系。今后，他们将组织演职人员赴国家

京剧院进行业务和管理方面的学习，定期

邀请国家京剧院专家、艺术家来青岛指导

传统剧目和现代京剧的恢复排演工作，并

对青年演员、演奏员进行业务指导和培

训，提高青年艺术人才的表演水平和青岛

市京剧院的整体艺术水准。 （青 京）

京剧艺术名家杜近芳收徒
暨青年演员赵澜拜师仪式举行


